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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几天，来自江苏南京的游客

叶鹏飞带着家人在浙江自驾旅游。

因沉醉于丽水市遂昌金矿国家矿山

公园的美景，叶鹏飞一家改变了原

来的行程，准备在遂昌多玩两天。

春天的遂昌金矿国家矿山公

园，青山环抱，草木葱茏。殊不知，

多年前这里还是一片废石遍地、污

水横流的污染矿山。

如何实现矿区长效治理和环境

保护？遂昌转型发展旅游业。悠久

的采矿历史和完整的矿冶遗迹，成

为遂昌金矿旅游主要支撑点。2007

年以来，当地陆续建成国家矿山公

园标志碑、黄金博物馆、矿业遗迹保

护区、生产工艺展示区、生态保护示

范区、综合配套服务区六大区块，景

区游客接待量与经营指标快速增

长。近年来，公园周边涌现出古松

长廊、黄金谷漂流等多个景区，建起

了 60多家农家乐及民宿，附近乡镇

600多人的就业问题得以解决。

“环境好了，外地游客越来越

多，我们的日子也跟着红火起来。”

当地村民高兴地说。

守住绿水青山，把生态优势转

化为经济优势、发展优势，丽水在这

条道路上想得更深、走得更远。“不

仅要依托良好生态做观光旅游，还

要进一步创新探索生态产品价值实

现机制，将山水资源转化为生产要

素，并以此为引擎带动经济发展。”

遂昌县委书记张壮雄表示。

新鲜的空气、纯净的水源、优质

的土壤，到底值多少钱？“村里自然资源都能具体换算，

2018年全村 GEP（生态系统生产总值）为 1.6亿元。”遂昌

大柘镇大田村党总支书记项萍说，2019年 5月，大田发布

村级 GEP核算报告。经过探索实践，当地初步形成了一

套生态产品价值核算评估体系和价值实现制度体系。空

气、水流、土壤、森林等，不仅有了明晰价格，还能通过出

让交易、转移支付、抵押担保等实现经济价值。

通过 GEP核算出来的生态资源，正加速转化为经济

来源。几年前，从杭州毕业返乡创业的王周敏，在大田村

创业卖起番薯干。GEP 核算报告发布后，王周敏创办了

遂昌蔓果食品开发有限公司。

“大田村的生态品牌打响了，我们的产品价格也跟着

‘水涨船高’，今年销售产值有望创新高。”王周敏表示。

不仅在遂昌，青田县农商银行以祯埠镇优质生态产

品的价值为质押物，向青田县祯埠生态强村发展有限公

司发放了全国首笔 GEP直接信贷 500万元。金融助推生

态产品价值实现，有了更清晰的路径。

“通过 GEP 核算和生态价值变现，拓宽了‘两山’转

化通道，使绿水青山更美、金山银山更大。”张壮雄说，遂

昌将通过 GEP 核算成果在自然资源保护、生态环境治

理等方面的应用，引导当地更加注重生态环境保护，生

产出更多生态产品，不断提高老百姓的获得感。

千山含翠，风摇竹影。巍峨的天目山从西

北蜿蜒而来，在浙江西部筑起一道生态屏障，也

给了杭州市临安区“九山半水半分田”的地貌和

“村在林中、林在村中”的生态优势。临安将遍

布山林的村庄串珠成链，精心打造“村落景区”，

绘就美丽乡村新画卷，带动老百姓增收致富。

“现在不愁客人，旺季需要预约，不然排不

上队。”临安太湖源镇白沙村“鱼乐山房”农家乐

的主人姜永水忙得不可开交。

太湖源镇位于临安主城区东北部。因地处

天目山麓、太湖水系源头，境内植被丰富、环境

优美，有太湖源头、神龙川、东天目山 3个 4A 级

景区。该镇党委书记王学超介绍，结合美丽乡

村建设，当地启动指南、白沙两个村落景区创

建，升级乡村旅游，推动全域景区化。

“一到小长假，这里的旅游就火了。”王学超

说，太湖源镇尊重自然规律，遵循乡村发展规

律，以全域旅游为方向，打好乡土牌，吸引了越

来越多的城里人来乡村体验田园生活。

“这里山好水好风景好，住着就不想走了。”

在姜永水家的农家乐里，来自上海、安徽等地的

游客正围坐在饭桌前边吃边聊。

在临安，像白沙村这样的美丽乡村串珠成

链、连片成景，串起了全域景区化新面貌。临安

以“浙西生态大屏障”为目标，率先全域推进村

落景区建设，“千村示范、万村整治”工程有了升

级版，也成为农村发展、农民增收新的撬动点。

打造村落景区，让沉睡的乡村资源活了起

来。在天目山镇月亮桥村，由闲置农房改造成

的特色民宿就有十几幢，村民所有、村民经营的

“月亮工坊”民宿集群初具规模，生态农业、高

端民宿正在集聚式发展。越来越多的村落加

入村落景区创建中，美丽乡村自我“造血机能”

不断增强。截至 2020年底，临安农村居民人均

可支配收入达 35816元，是全国农村居民人均

收入的两倍。临安成为首批国家生态文明

建设示范区，入选全国综合实力百强区、

绿色发展百强区。

“我们将进一步探索具有临安特色

的‘两山’转化路径，对乡村进行个性

化规划设计、社会化投资建设和专

业化运营管理，让乡村更具特色、

更有魅力，走出乡村振兴和共同

富裕新路子。”临安区委主要负

责人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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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① 3月 2日，游船行驶在浙江

杭州西溪湿地水道上。早春时节，西

溪湿地新绿初绽，春光明媚。

新华社记者 翁忻旸摄

图② 浙江湖州市长兴县煤山镇

新川村的志愿者在河道里清理垃圾。

近年来，当地大力发展生态产业，开展

污水洁化、垃圾分类等，环境整治效果

明显。 本报记者 高兴贵摄

图③ 浙江桐庐县分水镇大路村

千亩油菜花基地的美丽春色。近年

来，桐庐坚持生态立县，逐渐绘成了一

幅美丽乡村建设的样板画。

新华社记者 徐 昱摄

2005 年，在浙北小山村安吉余村，时任

浙江省委书记习近平提出“绿水青山就是金

山银山”重要论断。

2020 年，习近平总书记再次来到这里，

又一次提出“把绿水青山建得更美，把金山

银山做得更大，让绿色成为浙江发展最动人

的色彩”。

在浙江，“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正化

作现实，全域大美格局逐渐形成。

久久为功，江南还复来

2021 年 1 月的最后一天，随着两根百米

高的烟囱停止冒烟，杭州富阳区最后12家造

纸企业全部停产。至此，历时15年的造纸产

业转型腾退画上句号。

富阳是“造纸之乡”。20 多年前，3 个造

纸工业园区陆续涌现。造纸企业一度达 400

余家，从业人员 10 万人，白板纸产量占全国

近二分之一。

口袋鼓了，环境却糟了。因接收大量“洋

垃圾”用以生产白板纸，富阳成了垃圾集聚

地。再加上造纸原料并非原木浆，每天产生

污泥达5000吨。渔民许永富回忆，那时江里

的鱼吃起来会有一股“柴油味”。其实，那不

是柴油，是造纸废水中的油墨。

这并非个例。当时的浙江，拥有 500 多

个年产值超亿元的块状经济，它们造就了浙

江经济增速在全国持续领跑的辉煌，也让其

更早领略到“发展之痛”。

2005 年 8 月 15 日，时任浙江省委书记

习近平在安吉余村首次提出“绿水青山就是

金山银山”的重要论断。“两山”理念拨云见

日，开启了浙江发展的新路径。

如今，凤凰涅槃，就在富阳纸业腾退转型

的旧址上，一座新城正拔地而起；城市退让，

杭州西溪湿地得以休养生息，恢复成为“天堂

绿肺”；水清岸绿，金华浦江的“黑臭河”“牛奶

河”没了踪影，浦阳江已成生态廊道……

绿水青山还复来：2013 年，浙江省设区

市重污染天数曾达 174 天次，2019 年这个数

据降到零；全省超 6000 公里的垃圾河被消

灭；成功申报联合国地球卫士奖，浙江省成

为首个通过生态省试点验收、首个开展生态

文明先行示范省建设的省份。

绿色作底，发展添亮色

走进工业大县长兴，一片片花园式厂区

让人眼前一亮。“现在工厂的生产用水全部

实现了内循环，做到了零排放。”长兴恒能耐

火隔板有限公司负责人胡汉平说，“就连鱼

池里的水，用的都是处理过的生产用水。”

很难想象，10多年前这里还是“低散乱”

企业的集中区，生产铅酸蓄电池导致空气、

河流被污染。同时，湖州全市分布着水泥、

电镀、有机玻璃等十多个污染行业。

“不转型势必被淘汰。”天能集团董事长

张天任说，只有绿色发展，企业才有生命

力。如今，天能集团的循环经济产业园内，

废旧电池金属、塑料、残酸等回收率达 99%，

给企业带来了丰厚收益。

理念之变铺就发展新路：2005年至 2019

年，浙江地区生产总值增长了 3.6倍，万元国

内生产总值用能、用水、用地量则分别下降

约 60%、80%、55%。2020 年，浙江人工智能、

高技术、节能环保等产业增加值增速均高于

规模以上工业。

从城市到乡村，从工业到农业，绿水青

山尽显“金”价。自 2003 年启动“千村示范、

万村整治”工程以来，浙江农村人居环境不

断改善，农民生活水平快速提高。2020 年，

浙江省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 31930

元，连续 36 年领跑全国，城乡居民收入比值

首次低于2。

机制长效，青山方常在

山路蜿蜒，盘旋而上，浙闽边界海拔近

1000 米的深山里，有个举水乡。这两年，丽

水庆元举水乡采取“公司+村集体+农户”的

模式，把抛荒多年的梯田和山林打造成天宸

农业公园，村民年收入从过去的不足 2 万元

增至6万元。

绿色发展的背后，“不唯 GDP 论英雄”

正成为浙江干部铭刻于心的发展理念。

2013年，浙江取消对丽水地区生产总值

和工业总产值两项指标的考核，将资源消

耗、环境损害、生态效益纳入经济社会发展

评价体系。2015 年，浙江摘掉淳安等 26 个

“欠发达县”的帽子，松绑地区生产总值考

核，代之以环境质量、生态效益等指标。

绿色成了发展的新坐标。浙江率先建

立最严格的生态保护制度体系，率先实施

GDP 考核差别化评价指标体系，“环保一票

否决制”首开先河。2020 年，为促进生态价

值转化，全国首部省级 GEP（生态系统生产

总值）核算标准在浙江诞生。

生态标尺，提升绿色竞争力。作为全国

首批绿色金融改革的创新试验区，浙江还把

生态红线引进绿色金融，信贷考核“绿”为

先。以湖州为例，该市建立“绿贷通”“绿融

通”等平台，推出环境污染责任保险、绿色债

券等117款产品，帮助1.5万家企业获得授信

1600多亿元。

青山常在、绿水长流，才能持续收获“金山

银山”。浙西南山区，原生态农产品促“山景”

变“钱景”；浙北水乡，“长三角中心花园”初见

雏形；浙东沿海，高端制造业集群扎堆……因

地制宜，浙江各地迎来了绿色发展新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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